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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初识机关作风
年轻人将眼镜取下来，用绒布细心地

擦了擦，问侯卫东：“你有什么事情？”“我是
沙州学院今年毕业的，通过了益杨党政干
部选拔考试。想问问，什么时候报到。”年
轻人态度稍好了一些：“原来是这事，这件
事情你到隔壁综合干部科，找朱科长。”

一句话的工夫，让侯卫东等了近半
个小时。他火气腾腾直往上冒，可是却
没有办法发泄出来，因为从严格意义上
来说，对方并没有错误。

来到了综合干部科，这里人更多。
侯卫东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有一张桌
子空了出来，上前道：“同志，你好，我是
沙州学院的毕业生，通过了益杨党政干
部选拔考试，请问什么时候报到。”

递上了相关证明，秃顶的中年人仔
细看了看，又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看了
看，道：“侯卫东，考得不错嘛。”侯卫东见
朱科长态度和蔼，不禁生出几分好感：

“科长毕竟是科长，水平比办事员高，态
度也好。”朱科长慢条斯理地道：“你们十
个人的分配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7月
25日，你再来一趟。”“谢谢朱科长。”侯
卫东见中年人说话和气，又得到了还算
满意的回答，也就忘记了刚才的不愉
快。走到了一楼，恰好见到刘坤提着公

文包走了过来。他穿着短袖衬衣，头发
梳得一丝不苟，比在学院时成熟许多。
看到了侯卫东，在楼道口停了下来，道：

“侯卫东，你分到哪里？”
“分配方案还没有定下来，让我

25号再来。”
刘坤取下腰上的BP机，看了看时间，

道：“我到政府综合科上班了，综合科真不
是人干的事，事情成堆。这BP机是科里
给我配的，方便联络，科里的人，一人一
个，每个2000多元钱。”他说得平常，可是
语气中的炫耀却是铁门板也挡不住的。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帮你去问问
朱科长？”刘坤看着侯卫东灰头灰脑的神
情，心中快意无限，主动帮忙。过了几分
钟，刘坤下了楼，道：“我去问了朱科长，
他说分管组织人事的赵林副书记出差去
了，分配方案定不下来。”侯卫东心气稍
平，问道：“不知赵书记什么时候回来。”

刘坤摇头道：“赵林副书记是县委的，我
在政府综合科上班，对赵书记的行程我不清
楚，抽空去问问周秘书。”他又取出BP机看了
一眼，道：“我手头有事情，等一会要陪李县长
去接待临江县客人。就不请你到办公室坐
了，改天我们同学抽时间好好聊一聊。”

分配到益杨县最偏远的乡镇
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侯卫东不想在

益杨县城里停留。他到车站买好了回吴
海的车票，然后顺着街道来到以前与小
佳常去的刀削面馆。

刚在面馆坐下，听见脆生生的一个
女声招呼：“侯卫东。”侯卫东回头，意外
地见到了小佳的室友段英。段英是小佳
一个寝室的好友。在学院之时，他们经
常一起玩，互相很熟悉。

吃完面，出门之时，段英看着毒辣的太
阳，道：“你是两点的车，现在才十二点半。时
间还早，太阳这么毒，你到我屋里坐一会。”

侯卫东在段英家坐了一阵，同她聊了一
下各自情况。看快到时间，就起身告辞。告
辞之时，段英用袋子装了几个苹果，道：“车要
开好几个小时，装几个苹果在车上吃。”

7月 25日，侯卫东在 11 点到了益
杨县人事局。朱科长问了侯卫东情
况，道：“这批公招生分配方案已经下
来了，全部下乡镇，我看看你是
哪个乡镇。”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
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
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

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
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
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
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生活
喜剧 官场

风云

江湖
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
中，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
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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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来用力把米粒儿揽到怀里
老范高高兴兴地骑着电动

车到电视台门口，无聊地等了半
天，掏出手机给小婉打电话，小婉
关机。小婉那边刚录完节目，跟同
学聊得正热乎呢，录像的时候手机
关了，忘了开。这一来可让老范
等苦了。

他无精打采地蹲在马路牙
子上，干等了快一小时。忽然间
手机响了，是小婉的电话，她聊到
一半，忽然想起老范，赶紧打个电
话跟老范说还没谈完，以后可能
还要和栏目长期合作。老范低落
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哦……
哦，没事，那我就回去了，没等多会儿……好，回家再说。”

老范等人的同时，许大来也在等人，他在等米粒儿。等
得更焦急。米粒儿终于出现在他面前，许大来先是一喜，紧
接着发现赵薇薇也来了，不觉一愣。赵薇薇看看许大来，又
看看米粒儿，叹口气走了上来。米粒儿嗫嚅着说：“大来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觉得……咱俩不合适。”“咱俩还没开
始呢，哪来的不合适？”赵薇薇劝：“冷静点儿大来。两个人能
不能在一起看的不光是感觉和外在条件，还得看……”

许大来不看赵薇薇，径自走到米粒儿跟前：“米粒儿，从
小老师就教育我不能说瞎话，有话就要说。我喜欢你。”“我
不配……”米粒儿黯然。赵薇薇说：“大来，现在是米粒儿不
愿意，你不能强迫人家啊。”“米粒儿，那你亲口跟我说你不愿
意，你看不上我许大来。”许大来坚持着。“大来，你回去吧，强
扭的瓜不甜。你见天在这儿等着，只能给人家女孩压力。”赵
薇薇想让许大来死心。

许大来直视着米粒儿的眼睛：“你说看不上我，我马上
走。”赵薇薇说：“大来，有这么处对象的吗？人家米粒儿有理
由有原因才跟你这么说的，啥都得讲究个门当户对，米粒儿
觉得不合适你就别问了呗。”米粒儿哭了：“大来哥，我配不上
你……我给那浑蛋打过胎！”赵薇薇也不禁一下黯然。

许大来眼角噙着泪，笑了：“米粒儿，你忘了咱俩头一面
在哪儿见的了？医院的花园。我陪着师傅等了你一下午，不
管啥事，师傅知道的我也都知道了。我从来没因为这个嫌弃
你看不起你。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谁都有不愿意想起的往
事，但这不能成为阻碍你追求明天和幸福的理由啊！米粒
儿，我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善良淳朴，你美丽温柔，我
喜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过去。”

米粒儿大哭，许大来用力把她揽到怀里，两个人紧紧相
拥。赵薇薇颓然退后。

老范家旁边搬来了一个新邻居，他热情地前去帮忙，新
来的邻居一转身，和老范四目相对，两个人都愣了：“是你？！”
原来不是别人，是米粒儿的表姐吕菲。老范胡乱应付几句，
讪讪地走了，吕菲也略显尴尬。

回到家里，丁小婉问他新来的邻居是个啥样人。老范心有余
悸地说：“一个女人，一个她再多唠两句我能给她重新刷遍房的女
人。我还是离远点儿吧，惹不起咱躲得起。”“谁啊？这么厉害？”小
婉不解。老范赶紧岔开话题：“不过，今天也有个好消息。”“啥好消
息？”“我的工作室要开张了。”老范的明厨修整完毕，中午时分，兜
福工作室亮闪闪的招牌格外醒目。几个服务员捧着大红花站在明
厨周围，来吃饭的客人都停下来观看。

米粒儿捧着放着剪刀的盘子，非常高兴。周岚特意把老
范拉了过来。老范先还推辞，眼看盛情难却，就高高兴兴接
过了剪刀，喊一声：“开张大喜！”

欢呼声中剪彩完成。（全文完，本报有删节）从明日
起，本报开始连载婚恋爱情小说《拼婚》，敬请读者留意。 40

凤儿听出是铁梨花的声音
北房最西头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走出来一个面色发绿的汉子，少说有三
十二三。保长刚要说什么，他旁边的这
个妖媚女人妖媚地看着他，话却是对那
汉子说的：“牛旦儿，咋不给保长请早安

呐 ？ 睡 过 头
了，公鸡打鸣
都没听见，差
点老总就对你
格杀勿论了。”

保长直着
眼 看 着 铁 梨
花。大兵们有
些蹊跷，看看
保长又看看这
个气度不凡的
中年美女。

铁梨花又
说：“俺们可不
敢逃兵役。谁

不知保长大人公道，抽签子从不做手
脚？俺们知道这年头最不好当的一是婊
子二是保长。大兵逛窑子都不给钱，保
长拉壮丁两头不落好，您说我说的是不
是？”她一面说话一面给昨晚才结识的赌
棍彭三儿梳了梳头发。又从石凳上拿起
一双新布鞋，交到彭三儿手里。谁看她
都是母亲在为儿子送行。

保长知道，现在他戳穿这场“调包
计”，为时也过晚了；他该在头一眼看见
彭三儿时就戳穿它。为时过晚，那他真
的会两头不落好。

保长：“快点吧，啰哩巴唆的！”他认
了输。等保长和 4个当兵的带走彭三
儿，铁梨花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桌旁，
再也起不来了。牛旦走过来，听他母亲
自言自语：“彭三儿这货，三百五十块钱
还真不好挣……我腿都软了。”“妈……”

“去给妈沏壶茶。”
人们都说今年的雨邪，秋庄稼收完了

它还下个没完。雨停了。三丈多深的窑
院一点风声也没有。她想栓儿怎么也该
回来了。栓儿临走前说贩的一批烟叶到
了，他得去看看货。凤儿一觉睡醒，栓儿
还没回来。她披上衣服坐起身，手心急出
一层汗。坐了一会儿，听见窑院的大门
轻轻开了，又关上，她的心才落下来。

她的房门外有人敲门。敲门的人叫
道：“凤儿，开门。”凤儿听出是铁梨花的
声音。她赶紧起来，把门打开。铁梨花
手里拿着一盏灯笼。“婶子您怎么来了？”

“怕你胡思乱想，心里怕呗。”梨花笑笑，
走进凤儿做姑娘时的闺房。“你放心，栓
儿是让生意给耽误下了。”“您咋知道？”

“牛旦儿一块儿去的。”“那您知道这俩人
到底去哪儿了吗？”

梨花从窑洞墙壁上掏出的一个小方

柜里取出针线筐，里面还有凤儿做闺女
时没绣完的鞋面。她把油灯点亮，火头
捻大，接着凤儿的活儿往下做。

“睡吧，啊。”她见凤儿两只眼就是不
放过她，便笑起来：“要是这俩小子逛窑
子、下赌窑，我替你用这针扎他们！”“您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去哪儿天亮前也
会回来。”她为了省灯油，把灯芯捻得很
短，眯了半天眼，才扎一针。“这么跟你说
吧，凤儿，栓儿是怕你婶子还不了债——
先欠了人家张老板一大笔钱，又欠了保
长一大笔人情债。在保长眼皮子下调
包，保长他凭什么给你那么大担待呀？
保长没事还想揩你三两油呢！他帮你蒙
混，让个逃兵油子替牛旦儿充军走了，他
不会跟我少要酬劳的。栓儿和牛旦就是
替我弄这笔钱去了。”

凤儿更狐疑了，追问道：“您说弄钱，
啥意思？上哪儿能一下弄这么多钱？”

“上死人那儿呀！”凤儿以为自己听错了。
梨花婶子在灯光下气定神闲，一针

一线地往下走：“闺女，你以为婶子靠那
几亩地能盖起那么一院瓦房？”凤儿不是
狐疑，而是惧怕起来。

“婶子十年前就没拿过洛阳铲了。手
再痒痒也不去碰它。不单我不碰它，我也不
准牛旦和栓儿碰它。要不是这回欠了债，
说破天我都会拦住这哥儿俩。欠
钱的这两个人，是绝不能欠的。”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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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马萧马 著著 严歌苓严歌苓 改编改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